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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立秋日，应淠史杭总局朋友的
邀请，我们来到金安区三十铺罗管节制闸
参观。

淠史杭工程初期设计是在六安下龙
爪修坝，灌溉面积不到200万亩。工程指挥
赵子厚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长期大
量的调研、查勘，最后决定淠河总干渠走
高线，把引水坝修建在横排头，即在横排
头建设枢纽工程，一下子提高了30米的海
拔高程，使灌区灌溉面积增加到1100多万
亩，实现了淠史杭之水岗上流。
由于原设计中的罗管节制闸在一个

较高的岗头，实际设计施工就巧妙地利用
山岗两边较低地势，岗头的南边开挖了一
条60米宽的主渠道，并修建了节制闸大坝
和闸门；岗头的北边开挖了一条30米宽的
渠道并修建了一座船闸。于是有了今天这
座呈扁三角形状三面环水占地60多亩的
分流岛，有了今天的罗管节制闸。

走进节制闸大门，迎面一面阶梯式挡
墙上镶嵌着“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淠史杭灌区治水思路。挡
墙下方几个树池，象征着淠史杭灌区源源
流淌的渠水来自大别山的六大水库。

沿着挡墙左边的台阶拾级而上，一个
二十多平方米的平台上，九个一米高的正
方形石柱上，九尊小石狮临水而立，象征
着淠史杭工程的规模恢宏，气势磅礴。
过“九狮望水”，我们脚下向上延伸的

26块宽大的花岗岩石阶上，镌刻着淠史杭
工程建设的大事记。第一块石阶是：

“1950·10·中央人民政府做出治理淮河的
决定”。第二块石阶是：“1952·1·9佛子岭
水电站开工”。第七块石阶是：“1958·8·19
淠史杭工程开工”。第十二块石阶是：

“1972·12淠史杭工程基本建成通水”。第
二十四块石阶是：“2011·11·28被评为中
国百年百项杰出土木工程”。这二十六个
石阶上记载的不仅仅是淠史杭工程前期
建设和后期发展的全过程大事，更是六安
人民心中沉甸甸的一段历史碑石，是六安

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
走过大事记石阶，我们进入环岛景观

道，映入眼帘的各种高低树木花草搭配出
一片葱绿。特别是岛内大量的原生树木，
经过60多年的封闭式管理，得以完好地留
存。有几株悬挂着银色铭牌的枫杨、鸡爪
槭、球悬铃木等，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岛
上树木有160多个品种，春有花，夏有荫，
秋有果，冬有青，四季皆有景。
岛上各处景观设计也别有特色，几处

坡地绿草丛中，天然巨石上镌刻有刘伯承
元帅的题词：“科学态度，革命精神”，也有
古代圣贤老子的“上善若水”，庄子的“水
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朱熹
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些古圣贤的诗句，提示游人要像水一样
洁净、公平、包容，倡导人们饮水思源，惜
护水，保护环境，爱护大自然。

我们一行来到岛首，对着迎面而来流
淌的渠水，朋友笑言：“这是六安的橘子洲
头。”话音刚落，引得一阵笑声，伴着渠水
声，荡漾在岛上的花木林荫中。

在淠史杭总局三十铺分局陈局长的
引领下，我们参观了罗管节制闸的图片
展。罗管节制闸兴建于1959年，1960年8月
建成。当时是7孔手摇式闸门，中间一孔闸
宽5米，中孔两侧的6个闸门宽都是3 . 6米。
1997年进行更新改造，新建启闭机房，更
换了闸门。2012年10月该闸在原址处拆除
重建，闸室采用钢筋砼开敞式结构，5孔，
每孔净宽都为5米。同时安装了大断面超
声波测流、闸门启闭自动化控制、实时视
频监测等信息化系统。2014年6月竣工，荣
获安徽省水电优质工程“禹王杯”奖。2021
年12月，罗管节制闸被评为安徽省水闸标
准化单位，今年正在推进国家水利部水闸
标准化创建工作。和着新时期发展的步
伐，淠史杭工程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如今的罗管节制闸，已成为淠史杭灌

区最重要的控制性节制闸，设计的最大流
量为172 . 1立方米每秒，是淠河总干渠的

咽喉，担负着调控淠东、杭淠、瓦西三条干
渠水位，保障合肥市清洁优质的城市用水
及六安、合肥、淮南三市四县两区409 . 5万
亩农田的灌溉任务。2022年遇到特大干
旱，罗管节制闸为下游农田灌溉供水10 . 8
亿立方米，为合肥城市用水供水5亿立方
米，成为名副其实的合肥“水龙头”。

参观归来后，我陷入深深的遐想之中。
三年前我参加市绿色发展研究会第

一课题组关于淠史杭灌区全域旅游情况
的调研，也专程到林市(原林县)参观了红
旗渠。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们脑海，
六安淠史杭灌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
的全国最大的灌区，为什么建成65年一直
是名声不大，名片不亮，知名度远不及“红
旗渠”？甚至连许多六安人对这项解放后
六安人民最伟大的鸿篇巨制史诗级的历
史成就知之甚少？每念及此，我的眼睛都
会湿润——— 因为我们对不起创建人间奇
迹，给予1100多万亩良田永远丰收，建设
成淠史杭工程的千千万万的先辈们啊！

我们今天应该为淠史杭工程做些什
么？

我想，我们六安应该要建设一座气势
恢宏的淠史杭灌区工程博物馆，让淠史杭
工程建设中的钢钎、铁锤、平板车、倒拉器
等实物，以及当时的图片、资料等，作一个
全景式展示，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淠史杭工
程建设的艰难和伟大，赓继“自力更生、顽
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淠史杭战
天斗地精神。

我想，我们应像林市每个路灯杆上都
悬挂着“人间天河红旗渠”那样，在六安城
区及各县区城区的路灯杆上，都悬挂上

“新中国最大的灌区——— 六安淠史杭”。
我想，六安作为全国26个交通枢纽之

一，高铁、高速公路横穿境内，每天过境旅
客数以万计。我们应通过中国移动、联通、
电信等运营商，向每一位经过六安的旅客
发送这样一条信息：“欢迎您来到新中国
最大的灌区——— 灌史杭工程所有地六
安”。

我想，我们应该拍一部有关淠史杭工
程的电视剧。当年的工程走高线、低线之
争，艰难时期的继续干，还是“下马”之争，
甚至告状到中央，以及14年中大大小小的
事件，足以构成一部迭宕起伏、扣人心弦、
感人至深的电视剧。

我想，我们应该编写一部淠史杭工程
航运史。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
公路运输交通极不发达。通过横排头船
闸、罗管闸船闸，大至百吨以上的货轮，将
霍山、响洪甸水库下游的竹木、茶叶、大
麻、生姜等农副产品沿淠河总干渠，运输
到长丰双墩集等沿线城市和集镇；又将山
区需要的生产物资和日用品运回六安、霍
山等地。

我想，我们应向全国征集一首高昂、
激越的《淠史杭之歌》，让她像金寨老区的
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一样，唱响六安，
响遍全国！

我十分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罗罗管管节节制制闸闸访访后后遐遐思思
周 钢

又是一年清明，我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母
亲的坟前，照例烧纸钱、放炮竹、磕头。坟上荒
草错乱丛生，一片萧条，我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没有说话。妻子小声地对女儿说，走吧，回头再
来看奶奶。我茫然地环顾四周，漠然地答应着。
母亲去世三年了，心中仍然有种放不下又有一
些空落落的感觉。

坟前是我家的一片茶园，整齐，错落有致。
新茶嫩嫩的，绿得晃眼，一股特殊但很地道的
茶香微微飘来，我喜欢这种味道，也唤起那褪
色的带着茶香的记忆。

小时候，我和母亲从清明时节就开始在茶
地摘茶，母亲常对我说，宝宝乖，摘了茶，卖了
钱买糖吃。我也煞有其事地在茶树上抓出茶叶
来放在母亲背箩里。照例，只要不吵着回去，等
卖完茶肯定有糖吃。摘茶回家，母亲是背着茶，
抱着我。

渐渐大点了，我也背个小背箩，走在母亲
前面。不过那时的茶要放到土炕上烘干，留到
一起再卖。每每父亲挑着一大担黄大茶出门，
母亲总要嘱咐他给我买几颗糖。不用说，最开
心的就是期待中的奢望了。然后是在茶地里享
受美味，不时往母亲嘴里塞一下，母亲总是舔
舔，说好甜，然后又给了我。总记得那几个糖我会留很久很久，有时都化
了还舍不得吃，但很甜很甜，也许那甜甜的味道就是母亲的味道吧！

慢慢的我上学了，每每放学回家，就是去茶地找母亲。那时候茶园
一片绿，长势茂盛，绿得胀眼。很多小伙伴放学都在摘茶。在茶地里，我
和母亲一边摘茶一边说着学校的事，母亲问得最多的是有没有闯祸，有
没有饿着，我总是无心地应着。这时母亲总叫我先回去，说锅里蒸的有
红芋，送点给她吃。在不情愿中我回家了，提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要给
买一角钱一张的大白纸，我们会用它裁成本子。

到了晚上，母亲便偷偷塞给我一角钱，我也每每在那自己做的纸上
认真写字、做题目。至今我还留有一本母亲用线给我缝边的白纸本子。
我也算争气的，每次期末总能拿个奖状回来，每次母亲都会用小麦粉调
成糊，把它贴在堂屋的墙上。当然还有其他奖励，母亲会用摘茶的钱买
一点小咸鱼奖励我，我记得那小咸鱼很下饭，虽然很咸，但母亲从来舍
不得吃。至今我有时还会买一点小河鱼来吃，虽然美味，但远不及小咸
鱼的味道。小咸鱼呀，你身上那咸咸的味道有母亲的味道！

我考上重点初中了，小学的邹校长把通知送到我家。记得当时家里
正在盖房子，母亲留邹校长吃饭，给老师打了一碗鸡蛋皮，我记得我也
有一小碗。我偷偷地夹了一筷子塞到妈妈嘴里说，好咸，母亲一愣，咽下
去，不咸呀！我偷偷笑了，我看见母亲也笑了。一次母亲用一个星期的茶
钱给我买了一个水瓶胆，把家里最好的一个铁瓶壳擦干净，给我带到学
校，这样我就有热水喝了，有热水洗脚了。记得一次在学校冲水，水瓶爆
了，周六回家，不敢说，后来母亲还是知道了。一个月后我有了一个新的
绿塑料壳的水瓶，那是母亲用集了一月的茶钱换的。我很爱惜这个水
瓶，寒冷的冬天里，我们一寝室的同学都共用着这个水瓶，用它冲水喝、
泡脚。绿水瓶暖暖地泛着绿茶的颜色，那是母亲的心呀！

师范通知书用挂号信寄到时，我还在山上放牛，母亲拿到通知后一
声不吭地走进茶园，学费要很多钱。只记得，我不用放牛了，因为牛卖
了，家里的猪也卖了，家里存的木料也卖了。我记得一个暑假，家里都在
卖东西，亲戚邻居都在忙着借钱。在那段时间，虽筹措学费东拼西凑，但
在我上学的头天晚上，母亲还是把亲戚邻居都接来喝了个小“喜酒”，记
得吃完饭后，母亲把五元的、十元的一叠皱巴巴的茶钱都装到我的书包
里。

上学那天早上，母亲送我去坐车，一路上母亲特地嘱咐我，到学校
用钱不要太省，没钱了要早写信回来。每每用起母亲摘茶、卖鸡蛋集的
皱巴巴的钱，我都很小心、很小心。师范学习时我常写信给她，也问起家
里的那片茶园。尽管那时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但那个时候应该是母亲最
快乐的时候。

再后来我上班了，结婚了。妻子也是老师，性格温柔也很孝顺。女儿
乖巧也很恋奶奶，我也在城里买了房子。这一切，母亲很满意。清明时节
我们会陪母亲去茶园摘茶，听她给女儿讲茶的故事。我呢，照例做深呼
吸，那带着春味的茶香让我陶醉。日子平淡过着，但也很惬意，本该可以
享享福了，但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57岁那年母亲倒在茶园里……

茶园依旧如初，茶香依然存在，只是似乎少点什么，是少了母亲忙
碌的身影吧。已到而立之年的我，每每拿起茶杯，淡淡的茶香就会唤起
那贫苦日子里苦涩却又是甜甜的、温馨的回忆！

母亲，你在天堂还好吗？你已走整整三年了，可那坟前的荒草一片，
那茶地的一片新绿、那临终时喃喃的话语，依然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时
常伴着茶香在梦里浮现，伴着我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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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捞前世的记忆
晾晒于三生石之上
是否这样就能永生永世？

二
零星的碎片
拼不出过往的你我
时间啊！慌张地让人心酸

三
我的遗憾，不是做过多少蠢事
而是，
那些我想做，还未及
做的蠢事

四
戎装加身
我，就是自己的王
长风做战戟
山川为铠甲
日月星河
皆是朕的子民

一个我和另一个我
我有两个微信号
一个是我，另一个也是我
一个用来织梦，一个用于
生活

白天甘作生活的奴隶
夜晚搭建梦中的王国
不是天使
也非赌徒
在阳光下拼搏
在月光下修补
每一个我，都是我
也非绝对的我

缝 隙
生活中
藏满故事
岁月的齿轮上
镶嵌着
太多的未知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缝隙
塞着自己不可言说的秘密
是救赎
是对抗
是唯一的宽恕
也是绝对的忠贞
是爱，是恨
是千百次拿出又塞进去的
挣扎与背叛
更是懂得 而又

无法剥离的
现实

阴 天
我不喜欢这样的天气
阴沉而又灰暗
把悲伤放大至宇宙的边缘
仿佛一点点微笑
都会挫伤这个季节

决绝、冷漠
似一把刺刀
一点点挑开带着脓血的皮肉

总要有与之匹配的勇气
劈开这遮挡住阳光的阴霾
任何不合时宜的表情
都将拖垮这孕育了整个冬季的表白
闭上双眼，听风吹来的声音
把一切置零

白 描
我试图用一种白描的方式来记录生活
这样是否看起来会更加真实
日子本应如此
心中向往的美好像极了内心深处空虚
的坟墓
厚葬了求而不得、舍而不忘，去而不
返
绽放、绚丽、落败、腐烂

时间是最好的看客
是无声的后盾
是治愈又毁灭的汤药
是一次次凌迟不死而又绝处逢生的希
望
是逝去也是重生
是过往，是曾经
是生生不灭的
时光片段

时时光光隧隧道道中中的的片片段段
解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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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里的悬剑山，雄踞于金寨县城西
40余分钟车程处，耸立在双河镇和桃岭乡之
间。它为何叫“悬剑山”？三月下旬的一个周
六，我和几位老师一同去探个究竟。

来到山脚下，但见一座异样的山峰耸立
在连绵起伏的山梁上，傲视群峰。举入云天的
山顶上隐约有山石状如莲花，并未看出悬剑
来，“莲花”间有一个宝塔或是一个云亭直指
苍穹也不似悬剑。

上山的步道云梯一样挂在面前，峰回路
转，一段拽着一段，木工的折尺一般。它们常
常是七八十度角竖在眼前，伸向天际。可以从
东北和西南两边停车场起步，爬行到山岭肚
脐的位置，然后合二为一沿着山脊一条道曲
折上下。向导带我们从东南边上，这边停车场
几乎在山的脚下，上山的路更漫长、更陡峻。
青年时期登黄山将膝盖弄坏了每登山就痛，
特别是下山时膝盖眼里感觉有积水、有针刺
似的。如今，已近花甲，又经去年冬“阳”，不知
身体是否吃得消。
过去，我知道大别山腹地马鬃岭映山红

多、黄狮寨映山红多，没想到悬剑山上映山红
也很多！山脊两侧，目之所及尽是丛丛大过我

年龄的映山红，有的在这高寒贫瘠的山石之间日夜强筋健骨都有一
二百年了。在山腿脚的向阳处，个别憋不住的，不顾春寒向游人露出
红红的眉眼，但绝大多数才吐出细碎的叶子在与气压和寒意抗争。试
想，再等二十几天气温暖起来，这里岂不是漫山红遍，又该是怎样的
热烈。这令我们心生敬意备受鼓励。

沿途有一些灌木开着小白花，向导要我们猜这是什么花。原来是
我们吃过的“珍珠菜”开出的花！过去，我一直以为“珍珠菜”是草本，类
似黄花菜。背阴的坡面见有洁白的玉兰花，点缀着刚从冬睡中惺忪过
来的苍灰山岭。三月初相距不远的铁冲玉兰谷，花都谢多半了，二十
天后的这里才开！山上零星的松树，一棵棵好像被无形的大手压着，
矮矮的干如宝塔似的，上尖下粗。这许是与山岭高寒风大有关吧。

起步时，因刚由车里出来，身体还未活动开，未上行几步，无论少
长均气喘吁吁起来。我也喘不上来气，不得不张大嘴巴呼吸冰凉的空
气。膝盖眼里也有酸痛感，一步一痛，这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原本担
心下山膝盖痛。一行中我年岁最长，我怕影响大家情绪，只好说：“大
家慢一点，悠着点，多歇歇。”忍痛前行，步子明显慢下来。由于是阴天，
有的地方还可见小冰凌，只得将羽绒服拉链拉上拉下个不停。到了半
山腰，天梯更陡了，有人劝同行的俩胖同仁原地休息，防止上不去或
下不来。可是她们都坚持，要不留遗憾！还有下山的人打气：快了，上
面好看！我一再给自己打气，慢慢往上爬，为了“悬剑”，上！

攀到山的颈部，扑面而来一个大“海马嘴”挡住去路！一大块两层
楼高的巨石被神力掰成两块，一块倒下成了下颌，一块成了上颌。其
实它俩明显是远古时期，从山岭的脸颊上崩塌滚落下来摔成的。我们
饶有兴致地在“海马嘴”里拍照，用手中的拐杖或小枝条撑石缝祈求
腰杆强壮。我们从此穿过继续登顶，要是手脚灵活还可从“海马嘴”颈
部半人高的石缝中钻过去。
转过“海马嘴”，山脸便霍地展竖面前。它十好几米宽，近十层楼

高，宛如巨刀神斧内削而成。仰视之，感觉要排山倒海般倾倒过来，似
有危险自天而降碾压下来，相较之下自己太渺小太卑微了。这是一张
完美的花脸。先是一道裂缝自右向左弧形柔美而下，再是一道顿挫有
力折折而下到弧线戛然而止。山体右下托着左上，右下和左上形成

“V”形托着上面。右上边缘一道裂缝自头顶如一披麻而下，被分开的
右边山石像一绺头发美美地披在脸上。大自然威力无比！造化鬼斧神
工！我极力想从中看出“悬剑”来，可是终究看不出。“大老虎！”有人大
叫。我们回头向下看去，但见那“大海马”此时竟变成一尊灰白猛虎蹲
在那里扼守山道，俯视山庄，眺望群山。这是“大王看山”！
终于慢慢攀上山顶！真是没有比脚更远的路，没有比人高的山！

站在山巅如在天上，环视四周山峦连绵起伏，重重叠叠。山路如飘带
舞在山间，串着一个一个繁星般灰瓦白墙的山村。栽茶的梯田一组一
组地散落山谷，对面成片成片的光伏电板灰乎乎地匍匐在向阳的山
坡正欲展翅滑飞；远处梅山水库的水面像一个个冰面，山头上那傻乎
乎的大风车慢悠悠地转着向大自然索求电能。如不登顶绝不可能如
此揽胜！

五块鹅卵石形的巨石散落着。有的一两人高，有的三四人高，或直
立或侧卧或平躺形成组合——— 但都是单个的形体，宛如仙人从天上搬
来做成的大盆景。这些飞来石就是从山下看到的石莲花，不过它们没有
一块如悬剑。山顶的那个亭子，其实是一个空心的道阁，叫“黄龙真人
阁”，里面塑有带羽翼的真人像。阁旁石护栏上刻有文字，意为此山原名

“二仙山”，相传黄龙真人和麻姑道人在此修炼成仙。又，老县志载清康
熙年间农民起义军首领陈伯卿在此聚众反清。他置兵书于峰顶，挂宝剑
于悬崖，假称“神书宝剑，乃天意神授”，藉以壮大队伍，统领义军。看后，
我哑然一笑，原来“悬剑山”之名与石形树状山样都无关！

山背面悬崖往下一点有一个道观，房顶悬崖上有一株大伞一样
的野樱开着雪白雪白的花，平添仙气。往下下的石门靠悬崖的一边有
一块凌空的巨石，齐门头高的石顶石缝里长着一棵小老松，虽只有二
三尺高，却挂满松果，透着仙气，真奇！

再往下一点，有一块巨大的“风动石”，一人多高，大仙桃样儿，被
支在一个更大的悬崖石上，怕有好几吨重。我们跳到悬崖石上用力推
呀推，那仙桃石居然微微晃动起来，确是神奇！

在悬剑山我虽未寻到“剑”，但收获却很多。真是一次快乐而难
忘的寻剑之旅！

今天做了一盘菜——— 油渣
子炒辣椒。中午放学，在明伊面
馆吃面时，美女老板送给我的。
半方便袋子。吃油渣子，许久以
前的事了。记忆长了一层灰，一
层厚厚的灰。

先来说说猪油吧。小时候油
的品种不多，吃的最多的就是猪
油。

我记得我家有个很重很大
的坛子，那是装猪油的。半夜饿
的时候，猪油的香味就主动窜到
鼻孔里了，不一会儿也就天亮了。
买猪油是一件大事。父亲要坐车
去张冲买。他说那里便宜。就算便
宜一毛钱，父亲也觉得值。打老远
称了十几斤油，那真是一件喜事。
具体的价格我记不得了。大概是
五块一斤。现在，父亲还是会骑摩
托车去张冲买猪油。

母亲要慎重处理那些猪油。
她把猪油洗洗，切成小块，把大
坛子装满，剩下的炼成油，放在
油罐子里。那些油弥足珍贵的。
渣子也很珍贵，母亲会用油渣子
做美食。油渣子烙饼只有下雨
天，我才能吃到。下雨天，母亲不
干农活。我嚷着让母亲做饼。

母亲说家里没有面粉了，父
亲就背着晴天晒好的麦子，去加
工厂打麦子。面粉没有那么白。
自家地里种的。我去菜园子割韭
菜，摘韭菜，切碎韭菜，韭菜香
呀！长得也快，割完一茬又一茬。
我喜欢韭菜，它总是那么香。我
把碗柜角落里的油渣子拿出来，
平铺在砧板上，切碎它，小心翼
翼地切，生怕掉一粒到地上。再
加上韭菜，两种香味揉和在一

起，简直就是绝配。
这时候，母亲的面已经擀

好，我把油渣子韭菜一层一层地
夹在面皮里，再把团成团。放在
砧板上。我总是等不及，那时候
是真饿了。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都饿。我迫不及待了。

母亲叫我去抱柴禾，我跑去
了。母亲叫我找松树毛，我跑去
了。下雨天，锅洞真慢点着火。我
用吹火筒，使劲吹。火很微弱，我
加松毛，我再使劲吹，火旺了。我
的嘴边是黑的，有时候我会把自
己的刘海也点着了。我顶着秃刘
海去上学。
火烧热了，母亲在锅里放一

点猪油。面团团放在锅里，母亲
一边按面团，一边打转，饼的一
面烙金黄了，再翻一面。不是那
么厚，两面金黄就算好了，一块
和锅一样大的饼。母亲把饼切成
小块，我一口一个，趁热我吃好
几块，我端一盘送给爷爷奶奶。
那种香，终生难忘，香到骨子里。

母亲还要擀条，稀的配干的
吃。吃完饭，天就黑了，我们便洗
洗睡吧。梦里还有好吃的。
现在饭店里油渣子是一道

特色菜，比如油渣子炒白菜，还
有油渣子烧豆腐等，很是受欢迎
的。我觉得人们吃的是青春，吃
的是苦涩，吃的是一种爱的回
忆。人们总是很有意思，总喜欢
回忆，回忆抓不住，回忆起来的
感觉却很美。

回到初中时代。到周日下
午，母亲炼油。我也该上学去了。
我们是带米带菜回学校的。米是
父亲打的新米，雪里蕻是母亲腌

的，母亲加上油渣子放一块炒，
装一搪瓷缸，用网兜子系好。我
背着一个星期的伙食，赶去凉冲
中学上晚自习。油渣子在茶缸子
里凝固了，香味也凝固了。那化
不开的饥饿也凝固了。

我把茶缸子拿到班主任家
里，其实班主任是我的三舅。我
们去热菜。哪里是热菜，其实是
去“蹭”好吃的。三舅妈说她喜欢
吃油渣子。她说好吃得很，那时
候，我以为是真的。他们来城里
买房了，就在我们学校对面。

那一天，我吃到热气腾腾的
腊肉炒千张。我总是期待有腊肉
吃的日子。每个周二，我去大姑
家。大姑家的坛子里，总有吃不
完的腊肉。油渣子炒咸菜也长盐
霜了，白白的一层，大姑给我换
了，换成香油拌豇豆。那时，我一
顿饭吃两碗。最喜欢去大姑家。
假期也去，大姑很忙，但做菜很
精致。她给我买棉绸花裤子，穿
起来很柔，走起路来，抖抖的。

奶奶炒菜是没有多少油的。
油罐子用干净的抹布包好，炒菜
时加油，很是慎重，用筷子沾一
下油，放在菜里，再沾一下，多一
下都不会有。一罐猪油吃多久是
要盘算好的。一年杀一头猪，猪
油存罐子里，全家人吃一年。油
渣子也吃一年。

脑海中经常浮现一个画面：
一位老人站在锅台边，吃着咸菜
烧油渣子，喝着二两烧酒，唱着
豪放的山歌。锅里煮着玉米稀
饭，和着爷爷的调子，一起跳舞。
靠打柴为生的爷爷走了快十五
年了。我大学毕业也十五年了。

中秋的月亮在升起的路上，
圆圆的，明明亮亮的，它带着思
念的人一起赶来了，如果他来
了，我想请他一顿好的。

一盘油渣子，香香的，似一
盘相思，时而凝结，时而融化。

我站在险峰极目远眺，
俊秀白马尖呈现一片明亮，
威仪大别山是那么厚重，
这永恒见证在大地上，
用青山绿水装点我的家园，
不息的薪火——— 高山大湖，
也浇灌了江淮大地…
徽风皖韵绵延它神圣的荣光。

我坚信皋城故地里文化的力量
在历史风雨中，
把圣洁昭示给生命仿佛一场盛宴，
为灵魂加冕……

山河以它的雄伟支撑，精神未泯！

唯有爱这内心的那道光亮，
引领我走向坦途，
所以，人类文明的曙光在这里
闪耀
宛如淠史杭，
静静于山野的岁月中流淌。
世纪一叹……
这崇高的精神被辛勤劳作的人
传承，
也预示着这美的颂词萦绕于皖
江两岸，

而六安市，
司法鼻祖孕育的疆土五
谷，
“五茶”与美酒。

穿过记忆，
若雄鹰的翅膀被朝阳托
起，
迎着秋风在中部浩渺的
苍穹下眺望，
群山里的众鸟，
把它们的赞歌献给了桂
花香。

悬悬
剑剑
山山
寻寻
﹃﹃
剑剑
﹄﹄

严
仍
江

一一盘盘油油渣渣子子
蒋 莉

写写给给我我心心中中的的皋皋城城
胡晓芹

蒋蒋常常虹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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